
一条沁绿的飘带 很长很长

从淙淙的小溪到呼啸的巨蟒

把高高低低楼宇的倒影尽收河底

当然 还有绿树掩映的村庄

我脚下的南淝河穿城而过

带着城市的喧嚣和荷风的清香

它是在追逐东淝河兄弟吗

然后幸福地合流、健康地长胖

在与南淝河垂直的方向上

有一座环型的大科学殿堂

一群智慧的大脑 绞尽脑汁

在做托克马克的文章

几百万双眼睛几千万双眼睛

甚至几十亿双眼睛 紧紧盯着它

它每升一度、每延长一秒

都教我们情绪激昂心花怒放

大家等待着、以跳动的心情等待着

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时光

一颗真正的“人造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光焰可以把几十个黑夜照亮

人类可以不要挖煤、不要采油

不要担心空气中雾霾的飘荡

空气即使被污染了，也有足够的时间

净化、绿化，如同净水冲洗过一样

不用担心，哪一天太阳熄灭了

我们可以从后羿射日中

重新唤醒一颗又大又红的太阳

冰川不会再现 百花依旧怒放

此刻 也许墨子号卫星从空中划过

传来喜讯令人大喜过望

一种绝对保密的量子通信从此诞生

一个划时代的成果刷新人类想像

大千世界，万种语言，如何交往

科大讯飞已捷足先登、成果辉煌

请看，声谷装满巍峨的大厦

无数种语音架起自由互动的桥梁

这就是合肥 合肥已成为强磁场

在强磁场的周围 智能家电智能制造

正在取代“复制古董”和老旧机床

一座智慧城市放射着熠熠的华光

这就是合肥 合肥已成为求新求变的实验场

中国大科学中心的新机制炙热发烫

一大群博士硕士留学生纷纷试水

美丽的青春放射出璀灿的霞光

这就是合肥 在合肥的幸福乐园中五福俱降

幼有所教 从幼儿园到大学生一路向上

老有所乐 智能养老护体走心、神清气望

充分就业 人人的才智焕发出绚烂夺目的光芒

合肥，淝水两岸走一步是一步风光

四月海棠 六月芙蓉 八月桂花飘香

待到冬季 瑞雪连接着旷野与天际

聪敏而勤奋的人们又在谱写新的乐章

午后时分，风敲击着窗户，暴雪、寒潮在

人们毫无感知中袭面而来，惊动了我这颗惴

惴不安的心。外面的景象完全没有了春的韵

味。雪纷纷落下，白茫茫的一片，埋葬了叶

子，盖住了荒草……我感知着支撑我生命的

每一块肌体，都在吱吱地作响；我体会着疫区

人民每一天的艰难；我想象着匆匆复工的路

人在雪地里那打憷的脚步。心里念念：正值

战疫情的关键时期，降雪、寒潮对疫情会带来

哪些影响，该采取何种更有效的防护措施？

回眸这年末岁首，几多感慨，数不清的

悲欢离合，看不完的五彩斑斓。无论过去的

时光充斥着多少苦难，道是无情却有情，短

短的经历仿佛可以窥探出这悲欢离合。不

经意间，手中的笔不知何时变得如此无力，

笔尖竟撬不动嵌入灵魂里的每一个文字。

一线医护人员、一线保障人员，依然时

刻 牵 动 着 每 一 个 国 人 的 心 。 疫 情 之 中 ，有

多少灵魂被煮沸，让那些坚硬的语言融化，

有 多 少 悲 情 的 故 事 ，在 春 天 里 留 下 亘 古 的

痕 迹 。 苍 凉 之 后 ，那 仅 仅 是 一 个 个 美 丽 的

传说。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春天过后，无论是少年、青年、中年都要

不负岁月的期盼，斗志昂扬，用全新的姿态，

奋发向上的勇气去迎接岁月的挑战，共赴美

好明天，再续山河好时光！

2020，且行，且努力！

夏日再续好时光 □ 黎晓东

最近在抖音上看到一则很火的视频。在一

个婚礼现场，一位父亲牵着女儿的手走进婚礼

的殿堂，当他把心爱的女儿交给未来的女婿时，

他说：“第一个亲她的人是我，第一个抱她的人

是我。如果有一天，你不爱她了，请不要打她，

也不要骂她，请把她还给我。”女儿泪流满面。

天下父爱都一样伟大，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

已。父亲的爱，就像大山一样，深邃、深沉。

我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出

生那年，父亲已经生育了六个女儿，为了能“传

宗接代”，父亲还是决定与命运赌一把再生一

个。那年父亲已经四十岁了。在一个凌晨的

雨夜，父亲还没来得及去请接生婆，母亲就将

我生下来了。母亲下意识地看看是男孩还是

女孩，看到是女孩之后，母亲默默拿起剪刀，剪

断了脐带，用破布将我包起来放在一边，独自

一人哭泣起来。父亲看到后，坐在踏板上默默

地抽着烟，许久，站起来对母亲说，算了，别哭

了，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以后好好把孩子养

大，别多想了。这是父亲第一次流泪。

父亲的话语不多，却用他的行动教育着我，

谦和、善良，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关爱需要温

暖的人，付出的同时，也收获着快乐。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为一家九口人的生计，

基本每天在外面奔波劳碌，很少能在家里看见

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似乎没有过问我

的学习情况，为了生活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

与我谈心。我和父亲之间的爱，更多的是一种

默契。初中毕业那年，我在没和父亲商量的情

况下，直接报考了中职。到学校领取录取通知

书的那天，班主任无意间说了一句话，说这孩子

成绩这么好，不上高中、大学可惜了。回到家，

父亲说，中职不上了，上高中吧！我说，我不想

再看到你那么辛苦。父亲腾地一下站起来生气

地说，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你读书。他又一次

流下了眼泪。

父亲不善言辞，却始终将爱埋藏在心里。

记得姐姐出嫁那一天，亲戚们都早早来祝贺，这

些话父亲也许平时很喜欢听，那时却像刀子剜

在心头。当迎亲的车子出发的那一刻，父亲说

话开始哽咽，这一次的泪，有喜悦，也有不舍。

我曾经把父亲比作大树，我们是树上的小

鸟，当我们累了、受委屈的时候就飞回来了，他

永远是我们爱的港湾。父亲曾无意间跟我开过

一个玩笑：“一个父亲可以养活他的七个女儿，

但七个女儿却不一定能养活一个父亲。”我现在

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七个女儿都已长大，都有

了自己的小家庭，陪伴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父爱如山，沉默、深邃。当我们回头的时

候，爱一直都在。

父爱如山 □ 张琴

据说人走向老年的标志之一，是爱回忆往

事。我也是。特别是在大雪纷飞的时候，童年

和青少年的一些往事会立刻浮现在脑海中。

故乡曾是水陆交通便捷的集镇。当年，李鸿

章家族作为粮仓的几百间闲置的大瓦房成了志

愿军伤病员的休养所，因此，常有电影队来放电

影慰问他们。印象最深的片子是《白毛女》，喜儿

在大雪纷飞的山洞里奔跑的身影让我难忘。

久病的父亲于1950年春去世，家里便像塌

了天，母亲和大哥都去城里做工了，我带着幼小

的弟弟在家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和

大雪。年关将至的时候，我家欠丁善贵大爷的

债务要还，丁大爷便要我和他一起到城里找大

哥。通往省城的路被大雪盖住了，我们只有从

撮镇顺着铁路到合肥。丁大爷穿着草鞋，而我

则连草鞋也没有，只好赤着脚在雪地里行走。

不怕火车吗？不怕。那时火车极少，一天也只

有几列，老远就能听到火车铿锵的车轮和尖利

的鸣笛声。这时，看过的电影《白毛女》便给了

我许多鼓舞。人家喜儿还是个女的，她在山洞

的雪地里，有棉裤穿吗？没有。她有鞋吗？也

没有。因为赤脚，怕被铁路上的小石子硌着，走

得很慢，第一天只走到一个叫钟油坊的地方，丁

大爷有个朋友在这里，于是

我们便在这里借宿，第二天

又走，到傍晚时才到了合肥。

我小学没念完，就到合肥

当了学徒。儿时就做作家梦，现在念不成

书了，怎么做呢？作家们的经验是“多写多

学”。多写，我就坚持写日记；多学，就是看书、

买书。学徒工期间的一点收入，都叫我买书了，

因此，也就一直没有添置一条棉裤。后来，我所

在的机床厂当时要到寿县的一个农场去，我也

被批准去了。与朝夕相处整整6年的师傅和师

兄弟们就要分手了，彼此当然会依依不舍。但

当时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主要是，我还没有

一条棉裤!在厂里，没有棉裤，毕竟是在车间里，

能挡风雨。这时最着急的，是我的师傅周贵

鸿。他是生产组长，又是工会小组长。他向工

段汇报，又向车间工会主席汇报。最后的决定

是，由工会小组向车间工会提出申请，车间工会

在报告上批示“情况属实”，然后再报到厂工会，

由厂工会批准 5 块钱“救济温跃渊棉裤专项资

金”。最终，给我做成了一条棉裤！那条棉裤在

我三年农场生涯的旷野中，给我抵御了多少风

寒啊！

一条棉裤 □ 温跃渊
合肥 □ 周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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